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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与曾国藩有关的章节中涉及到的时间点极易引

发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梳理说明。 《西学东渐记》的有关内容为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及其洋务思想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细读《西学东渐记》,辨析疑误,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及对西学

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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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闳(1828—1913),原名光照,字达荫,号莼

甫,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留学生事

业之先驱。 容闳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一

直颇受学界关注,其中一些章节是有关曾国藩的

内容。 仔细研读《西学东渐记》的第十三章《与曾

文正之谈话》、第十四章《购买机器》可以发现,这
两章涉及到的时间点极易引发误解,因此有必要

对此予以梳理说明。 容闳笔下的曾国藩为学术界

研究曾国藩及其洋务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

料,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

度及对西学的接受程度。

　 　 一、1863 年的安庆之行是否为容闳首
次拜谒曾国藩

　 　 据容闳在《与曾文正之谈话》一章中记述,他
是于 1863 年(同治二年)九月间抵达安庆的:“予
既将九江商业结束后,遂乘民船于九月间抵安庆,
迳赴文正大营,得晤故人张世贵(张斯桂)、李善

兰、华若汀、徐雪村等(译音)。” [1]73 容闳不仅详

细描述了在安庆期间与曾国藩两次会谈的细节,
还将曾国藩的面貌特征一一写出,更有“余见文

正时为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为五十

二岁]” [1]75 一语,以上种种言论表明在容闳的记

忆中,此次安庆之旅是与曾国藩的第一次会面。
但曾国藩首次谈及容闳却是在同治元年(1862)。

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曾国藩在复桂超万的书信

中讲道:“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
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有可成。” [2]363

桂超万(1784—1863),字丹盟,安徽贵池人,道光

十二年(1832)进士,同治初署福建粮储道,后擢

按察使。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已经见过容闳,赵烈文、莫

友芝的日记均可为证。 同治元年,时为曾国藩幕

僚的赵烈文在五月初三的日记中记下了容闳来安

庆之事。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

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 同治元年正月入曾国藩

幕府,颇具治世之才,主要办洋务、军务、盐务等事

宜,深受曾国藩器重,后成为曾国藩核心幕僚之

一。 在赵烈文的记述中,左枢 (? —1869,字梦

星,湖南湘乡人。 湘军将领,同治八年授贵州都匀

知府,因平苗卒于阵)向赵烈文举荐容闳,之后赵

烈文再向曾国藩举荐容闳。 因左枢资料较少,现
无法得知左枢从何处得知容闳。

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 (光

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
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函荐于我,
属引见揆帅,故来)来。[3]497

赵烈文同治元年五月初四、初五、初七、初十

的日记中有与容闳相往来的记述:
(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记)访周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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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李壬叔、金子香、容淳甫,不遇。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二次归国后的容闳

拜访赵烈文,赵烈文再次回忆举荐容闳之举:
又有远客容纯甫(光照,夷父,百粤

母,余前荐之涤相者)新使米利坚购器

回,阅时年半,历地数万里,涉道途景物,
娓娓可听。[3]951

从赵烈文在日记中的反复提及可以看出,对
容闳的举荐让他印象深刻,二人在曾国藩大营相

识以后一直有往来。 同治元年六月初七日,赵烈

文曾 致 书 容 闳: “ 写 容 纯 甫 信, 即 日 发 交 来

足。” [3]531 直到同治六年(1867)四月,容闳赴金陵

之际还曾拜访赵烈文:“容纯甫来候。” [3]1045 当时

曾国藩首次回任两江总督,赵烈文于同年四月重

回曾国藩幕府。 可以说赵烈文与容闳之间是一直

保持着联系的。 赵烈文同治元年五月的日记成为

容闳于同治元年拜谒曾国藩的第一条力证。
同在安庆的莫友芝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记中

也曾提及容闳:
过壬叔,识容醇甫(光照,香山人)。

壬叔谓其曾历海外诸国,读书八年,能解

各国语言,方为鬼办茶,将往祁门。[4]89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

眲叟,贵州独山人,通于训诂,精于诗歌,工书法,
长于金石目录,好收藏,喜游历,著有《郘亭遗诗》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书画经眼录》《郘亭知

见传本书目》等。 道光二十七年(1847),莫友芝

入京会试期间偶然与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

藩相识。 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二十四日,莫友

芝奔赴曾国藩大营。 后因家乡遭遇战乱,莫友芝

一直追随曾国藩左右。
莫友芝在日记中将容闳安庆之行的目的说得

很清楚,即容闳为办茶而来,莫友芝所说的“鬼”,
指的是洋人。 这一点,与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

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的记述相吻合:
余从事贩茶之事,凡六阅月,前后共

得绿茶六万五千箱,然尚不及太平县所

有者十之一。[1]69

无论曾国藩的书信,还是赵烈文、莫友芝的日

记都表明容闳于同治元年贩茶之际已在安庆面见

过曾国藩。 但此时的容闳作为一名商人,与曾国

藩未有深谈。
据容闳回忆,同治二年赴安庆后,曾两次与曾

国藩交谈,第一次是曾国藩对容闳个人进行了仔

细的考量:“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

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 [1]74 第

二次方谈及购买机器之事,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十

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命容闳购买机器之

事:
李壬叔、容纯甫等坐颇久。 容名光

照,一名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

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

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5]479

这意味着曾国藩日记中记述的这次会面,并
不是容闳赴安庆后与曾国藩的第一次会面。 第一

次会面的时间,应是容闳记忆中的抵达安庆的次

日:“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

日。” [1]74

简言之,同治元年五月,容闳在赴安徽买茶期

间首次拜谒曾国藩。 次年九月,容闳再赴安庆,期
间与曾国藩有两次会晤,其中,第二次会晤命容闳

出洋购买机器。 而曾国藩在日记中仅记述了第二

次会见之情形。 相较同治元年的会面,同治二年

受曾国藩指派购买机器,对容闳与曾国藩来说,意
义都非同寻常,这也是容闳与曾国藩记忆聚焦的

原因所在。
对容闳来说,应允赴美购买机器只是他教育

事业的“敲门砖”,容闳一生最大的事业是教育,
“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

一政策” [1]103。 同治二年赴安庆拜谒曾国藩时,容
闳已经绘制出其教育事业的蓝图,但因知曾国藩

此番招揽的目的并不在此,故“将教育计划暂束

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 [1]77。 同治四年,随
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容闳先是向曾国藩建议

于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兵工厂学校,作为其教育

事业的“问路石”,后与丁日昌相商后方将教育计

划向曾国藩和盘托出,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容
闳的教育理想最终得以实现。

对曾国藩来说,他早在咸丰十一年就已提出

“中国造”的设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
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

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

略。” [6]186 因此,曾国藩对出洋购买机器之事非常

重视:“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吾辈海

疆大吏。 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成三年之艾,免致

临渴掘井,购买楛物,又为外人所挟制。” [7]246 在

容闳踏上了赴美之旅后,曾国藩心中对中国造充

满了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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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庵所购小轮船,日内当放来安庆

一观。 此间久思摹仿制造,因制器之具

不全,特于十月间派容光照携资出洋,采
办应用各物,不知将来果有成船之望

否?[7]356

同治四年(1865)六月,曾国藩与李鸿章成立

江南制造总局。 同年十月,容闳回国,其所购机器

全部入江南制造总局,后江南制造总局逐渐发展

成为中国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 简言之,容闳帮

助曾国藩实现了中国造的梦想,曾国藩帮容闳实

现了留学教育的梦想,这才是二人记忆聚焦的真

正原因所在,也是容闳与曾国藩相交时间节点容

易引发误解的一大诱因所在。

　 　 二、曾国藩专折保奏容闳的时间

同治四年容闳回国,曾国藩已经北上剿捻。
据容闳的回忆,归国后他与华蘅芳共赴徐州拜谒

曾国藩,曾国藩予以专摺请奖之荣:“余往徐州谒

文正,同行者为华君若汀。 ……曾督对于予之报

告,极为嘉许。 乃以予购办机器之事,专摺请

奖。” [1]85 离开徐州之前,他见过保奏的摺子:“予
未离徐州前,即录此稿示予,以得曾督识拔为

贺。” [1]86 在徐州停留三日后,容闳回到上海,十月

间得知保奏已得准:“十月间奉到曾督札文,谓保

奏五品实官,已蒙核准。” [1]86 说明在容闳的记忆

中,他于同治四年十月得到曾国藩专摺保举并奉

旨应允。 这个时间记忆,与实际情况可谓是大相

径庭。
首先,容闳抵达徐州的时间是在同治四年十

二月,这一点,曾国藩有着清晰的记述:
(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记)见客,

立见者一次,坐见者四次,容闳及张敬堂

坐皆极久。
其次,曾国藩上折保奏容闳的具体时间为同

治五年(1866)十二月。 二十一日,曾国藩上《容
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

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

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臣于

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饬令前往西洋,
采办铁厂机器。 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

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

用。 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

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

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

劝。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

苏遇缺即补。 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

训示。[8]314

曾国藩的奏章内容与容闳对奏章的记忆大略

相同:“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
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庶
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 拟请特授以候补同

知,指省江苏, 尽选补用, 以示优异, 而励有

功。” [1]86 这意味着,容闳在徐州期间已经见过奏

章应是事实,但曾国藩保奏的时间却非容闳记忆

中的“十月”。

　 　 三、曾国藩对西学的真实态度

从《西学东渐记》中可以看出,容闳对曾国藩

的事功、政绩、修养、人品评价甚高,如“文正一生

之政绩,实无一污点” [1]73,“其所以成为大人物,
乃在于道德过人” [1]76 等。 谈到曾国藩在购买机

器一事的高瞻远瞩时,容闳亦不吝溢美之辞:
自予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

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
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

好机器厂。 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

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 世无文正,
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

厂否耶?[1]78

曾国藩的“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对西学的

全盘接受,曾、容第二次会谈时,曾国藩说过一句

话颇耐人寻味。 当容闳向曾国藩解释何为“制枪

炮之各种机械”时,曾国藩并不感兴趣,表示“此
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与二

君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 [1]78。 曾国藩这

句话有两层意思。
首先,精于义理、熟于经史、长于古文的曾国

藩自曝学术短板,即对天文历算之学一窍不通: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

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

也。” [9]373 这说明,容闳向曾国藩解释的各种机械

原理时,曾国藩是不太感兴趣的。
其次,曾国藩所说的徐、华二君,指的是徐寿

与华蘅芳。 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

锡人。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

人。 咸丰十一年,徐寿与华蘅芳被曾国藩招至安

庆军械所后,制造轮船成为二人的工作重心。 不

懂天文历算的曾国藩之所以同意派遣容闳出洋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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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机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身边西学之才

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器重。 这些西学之才,
是帮助曾国藩实现“中国制造”梦想的精英与骨

干。 同治元年七月,徐寿与华蘅芳制造出火轮船

器汽机模型,曾国藩对试演效果非常满意: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

机来此试演。 其法以水蒸水,气贯入筒,
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

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

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 火愈大,则

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 约

试演一时。 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

亦能 为 之, 彼 不 能 傲 我 以 其 所 不 知

矣。[5]306

因此,曾国藩任命容闳出洋购买机器这一事

件本身,根本原因在于西学带给曾国藩最大的冲

击是他从西方技艺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中看到了

国家自强的希望。 这是曾国藩在时局影响下做出

的政治判断,而这个政治判断并不等于曾国藩本

身对西学的全面接受。 这一点,从曾国藩对子侄

的教育中可窥见一斑。
曾国藩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要求儿侄必须

参加科考,读书也是按照科举考试而准备:“尔既

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

令,士子之职业也。” [10]164 但相比于科举制艺,曾
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更喜欢天文历算。 曾纪鸿与

李善兰相友善,参与了《几何原本》及《则古昔斋

算学》的校刻,曾国藩虽然支持曾纪鸿学习历算,
但他更希望曾纪鸿专注于科考。 同治五年正月,
曾国藩寄书曾纪鸿,要求他师从李榕研习制艺之

道,暂时搁置算学的学习:
李申夫于八股试帖最善讲说。 据渠

论及,不过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
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已。 尔到营后,弃去

一切外事,即看《鉴》、临帖、算学等事皆

当辍舍,专在八股试帖上讲求。[10]407

同年五月,曾国藩致书李善兰,一方面感谢李

善兰在算学方面对二儿子曾纪鸿的指导,另一方

面,“惟渠诗文俱未入门,尚乖登高自卑、先河后

海之义耳” [11]249 才是曾国藩真正的想法———他希

望曾纪鸿的学业要以时文和应试书目为重。 曾国

藩对曾纪鸿的举业期许,直到同治九年(1870)三
月他在复方骏谟的书信中仍有提及:“二小儿虽

能略通算术,鄙意则深望其究心举业。 在署苦我

讲授之师,今岁有荐贵乡潘撷珊者,现已延请入

署,不审果有进步否。” [12]180 可以看出,困于封建统

治泥淖里的曾国藩一直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为思

想阵地,竭力维护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以开明的

姿态对待西学,以图自强,睁开了看世界的“双眼”,
但却没有将西学从“用”的地位上升到“术”的地

位,未能全面理解并认识西学的价值,这也是儒家

文化培养的曾国藩与西学培养出来的容闳最根本

的区别。 这也是后来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所在。

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有关曾国藩的内

容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准确记述他与曾国藩初

次会面时间,对曾国藩专折保奏日期记录亦不准

确,也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
同治元年,容闳已面见曾国藩,容闳回忆录中的记

述,是容闳第二次面见曾国藩的时间。 曾国藩同

治五年十二月,正式上奏折保奏容闳。 曾国藩视

西学为“技艺”,是他对西学最真实的态度,而对

容闳教育事业的支持,也是建立在学子留洋后仍

必须要研读经史的基础上。 尽管如此,容闳对曾

国藩的推崇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曾国藩对容闳

教育事业的支持,更让其终生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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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is an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 of Rong Hong. The time in
the chapters relevant to Zeng Guofan may lead to some misunderstand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tease it out.
This book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Zeng Guofan and his westernization thoughts
in the academic world. Perusing this book and identifying the uncertain points can help further explore his real
attitude and acceptance level towards Wester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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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ed at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of Chinese Repository, the first sinology
journal in China, this paper teases out and explores the general translation situ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lation motivation is to understand and judge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criticize ancient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Then in terms of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it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pur-
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and role for buil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mmuni-
cation bridge objectively, and show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Repository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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